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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零年正月十五，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我有了师父，我知道了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懂得了什么是修炼及修炼的真正意义。


随之，我发现身心发生了巨变：首先是折磨我几十年的老慢气和风湿性关节炎等病都好了。精神层面变化更大：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万事皆有因缘；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因果报应，前世欠债这世还，这是天理；明白了如何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并通过修炼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使我从孤独寂寞、心力交瘁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生活充实、幸福，做事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弟子。


十四年多来，在恩师的教导下，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践行真善忍，让我服务的家庭婆媳和睦，让夫妻破镜重圆，让浪子回头，让危险转危为安，太多的故事，见证了师尊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殊胜。由于篇幅有限，仅举两例。


故事1：上海客户


这家人生活在上海，有自己的公司，父亲是董事长，儿子是经理，爷俩把工厂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外面有说有笑，可是一回到家中，就非常别扭，因为婆媳不和，连吃饭都不能坐在一起。我到他们家做保姆后，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为他人着想，用心做好每件事，很快赢得了全家人的认可与信任，都愿意和我聊天。


在聊天中，我智慧地用神传文化中“相由心生”、“有德少妇”等小故事分别让儿媳懂得了孝才能顺，让婆婆也明白了上慈下才孝；让她们都感到能走到一家、能成为婆媳是多大的缘份，婆媳和睦对一个家庭又是何等的重要！


不久的一天，儿媳主动和婆婆道歉，说：“妈，是我不好。”一句话，婆婆就激动地抱住儿媳，两个人抱到一起都哭了，从此，婆媳矛盾彻底化解，一家人其乐融融了！


我下户离开时，一家人依依不舍，父子俩都送我红包，说你对我们家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保姆，你化解了我们家婆媳的冤怨，解决了我们家老大难的问题。我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要感谢就让我们共同感谢法轮功师父吧！钱我不要，我只希望大法的种子能在咱们家生根开花结果，让我们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法缘！


故事2：月嫂客户


宝妈由于妊高症而早产，孩子不足五斤。我到她家后，发现宝妈不仅没有奶水，而且已经患有中度抑郁，天天哭，担心她儿子会不会傻，会不会得高血压，会不会死，她老公会不会和别人好等等。和婆婆更是水火不容，婆婆带着很多特产来看她，她不让婆婆和大家一起吃饭，不让婆婆碰孙子……


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责任。我告诉她丈夫和婆婆，现在宝妈得了产后抑郁症，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她及你们全家后半生的幸福，希望我们一起配合，让她尽快好转起来。让婆婆暂时离开，让她等好消息；让丈夫要像热恋时那样关心她、爱护她，就是让她感到幸福。


安排好她丈夫和婆婆后，我就用心护理宝妈，告诉她，你现在已经是妈妈，是母亲了，你想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合格的母亲吗？她说，当然想啊！我说那就每天要高兴起来，好好吃饭，好好休息，还要配合我给你做乳腺疏通按摩，这样你的奶水马上就会多起来，你能给你儿子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奶水，这个谁也代替不了。我还告诉她，奶水的质量就取决于你的心情，如果你总是哭，不但奶水少而且质量也不好，暴怒下的奶水是有剧毒的。我给她讲一个月子里的宝宝就是因为吃了暴怒后宝妈的奶水，突然七窍流血死亡的故事。同时，我教宝爸每天该如何关心呵护或买个什么小礼物。


几天后，她问我，我怎么感觉这么幸福了？我那书呆子老公也会关心人了！我说，因为你是伟大的母亲了，你老公就是伟大的父亲了啊！我又借机给她讲她丈夫是婆婆的儿子，一个农村老太太能培养出你丈夫这样的博士生儿子不容易，同时告诉她孝敬公婆是天理，人不能和大理拧劲，婆婆就是你的天，你不孝顺婆婆，你的生活是不会顺利的。


我给她讲法轮功真相，我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才变成无病一身轻，才变成今天这样能处处为别人着想，才变成这样好运这样智慧。夫妻俩都做了三退，而且宝妈每天和我一起听师父广州讲法。不觉中，宝妈的抑郁症好了，还放下了婆婆的怨，主动向婆婆赔礼道歉，把婆婆接来，从此一个不幸的家庭，变成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在我离开那天早上，我们一起跪在师尊法像前，给恩师磕头，感恩伟大的师尊！


文／北京大法弟子　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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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报道）近日获悉，天津市静海区法轮功学员徐凤玉日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五年，已经被劫持到天津市女子监狱。徐凤玉于二零二二年八月被绑架后，一直被关押在静海看守所。她遭非法判刑时间待查。


徐凤玉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坚持给民众讲真相，曾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注：徐凤玉曾被误写徐玉凤、徐风玉或许风义。）


二零零六年三月七日晚，静海县法轮功学员徐凤玉、魏同云、任东生、翟树琴、程殿荣在蔡公庄、四当口村一带讲真相，遭人恶告，任东生、翟树琴、程殿荣被绑架到当地蔡公庄派出所，徐凤玉、魏同云当时走脱。后来徐凤玉在路上被国保警察绑架，魏同云走了六十多里的路返回到家中，第二天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三月八日早上，静海县公安局、国保支队对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一个多月后，五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据悉，此次迫害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二零一四年七月遭报落马）亲自坐镇指挥，派人到静海县蹲点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静海县法院非法庭审五位法轮功学员，其中三人被非法判刑：任冬生五年，程殿荣一年半，徐凤玉一年半。审判长李国秀（音），诉讼人梁玉起（音）。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徐凤玉再次被绑架。据悉，她是和法轮功学员都风光在静海县集市上发真相资料时，被便衣绑架到西域派出所，警察是将她铐上手铐直接在地上拖走的。两人后续情况不明。


据悉，徐凤玉在此次被绑架前一直独居。望知情者曝光徐凤玉遭迫害的更多详情。◇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自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市75岁女法轮功学员冉官权被非法关押至今已三个多月。二月中旬以来，冉官权全身无力，需要人搀扶，眼睛看不清东西，曾两次晕倒，并出现大小便失禁现象。老人在家的时候身体好好的，三个多月的非法关押，她身体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家人十分担忧。


冉官权老人修炼法轮大法前曾一身疾病，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患有心脏病、气喘、肩周炎、颈椎病等多种顽疾，她身体非常虚弱，基本无法干活，寻遍北京、天津各大医院也无法治愈。她修炼法轮大法后，半年内久治不愈的多种顽疾全部消失，身体强健，如获新生，家务活基本全包。身心受益的冉官权遵循真、善、忍做好人，道德提升，处处为别人着想，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温馨与幸福，也受到了亲人的一致好评。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一日，七旬的冉官权遭向阳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她又被天津市滨海新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冉官权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后，曾被看守所副所长张晓鹏协同两名男狱警带到滨海新区塘沽医院检查，在医院，因冉官权只能坐着轮椅，不配合他们的迫害，被张晓鹏打耳光四、五下，最终也不知道具体检查结果。现冉官权仍被非法拘禁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一看守所，行动不便，起卧需要人搀扶。


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冉官权不放弃自己信仰，遭受过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国保及派出所多种迫害：二零一零年六月，冉官权被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非法拘留十日；二零一四年九月，被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向阳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先后两次对她非法庭审，暗箱构陷，并对她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冉官权向天津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天津第二中级法院没有开庭，也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就直接做出维持原判的枉法诬判。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冉官权又遭滨海新区公安局向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后于当天回到家中。


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十点多，冉官权家中遭五名警察闯入，已经七旬的冉官权再次遭到绑架迫害，随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她又被非法批捕。


冉官权老人在被非法拘禁期间，身体严重不适的情况下，遭到看守所副所长打耳光。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王田对冉官权说若认罪从轻处罚，若不认罪判刑四年，却不论重道德、做好人的七旬老人冉官权要认何罪？


信仰法轮功是合法行为。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是宇宙特性，是普世价值。法轮功教人向善、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理念与邪教根本不沾边。法轮功于民族、国家、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正因如此，法轮大法至今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真、善、忍所到之处，一片祥和，福益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受到世界人民的称赞和国际社会的表彰。


如今，七旬的冉官权因坚持信仰，再遭中共司法迫害，导致身体被迫害得如此严重，她的家人十分担忧。◇








